
������9 月 12 日。 凌晨 4 时 36 分的河北燕郊
街头，初秋的北风已有了些许寒意，天光还藏
在青色之中。

此时， 河北邢台人孙景胡已经早早坐在
学院大街和迎宾路的马路牙子上———“趴活
儿”。

一
西北靠着文化大厦，西南对着燕郊公园，

东南对面是三河市第六小学， 东北紧挨小张
各庄———数万人租住在这个城中村里， 这个
十字路口是燕郊最大的马路劳务市场。 每天
有数千工人在这里趴活儿， 人最多时可达
5000 人～6000 人。

孙景胡脚下放着一个灰色袋子， 袋子里
头装着锤子、瓦刀等工具。 他是一名瓦工，一
个月前，忙完家里的农活，来到这里，乘农闲
打点短工。

在这个劳务市场聚集的， 以东北和河北
的农民工居多， 大部分人都住在旁边的小张
各庄。

孙景胡属于拥有技能的大工， 一天的工
资在 200 元到 300 元之间。 这样的大工还有
砖工、木工、钢筋工等。 而像黑龙江人陈建挺
这样的小工，没有什么技能，只能靠卖体力来
获得报酬，在建筑工地上干扛沙袋、送砂浆之
类的活儿，一天的工资只有 130 元左右。

“早上 4 点就来了。 必须早来，活儿才好
找。老板一来，拉着就走了。不然工人一多，呼
呼地围上来，就挤不上去了。”今年 5 月份，陈
建挺刚从黑龙江来到燕郊这个劳务市场时，
经历过一连 6 天找不到活儿。

“人多，活少，工资还低。 ”陈建挺显得颇为
无奈，“但是在东北现在活更少，工价更低。 ”

不到 5 时， 街头上已聚集了 10 来位工
人。卖豆浆、肉夹馍和矿泉水的小摊贩也瞄准
了早餐的商机陆陆续续出摊。

70 岁的杨宇坐在广告牌下。 皱纹爬满他
的面庞，他想着为闺女分担点。在口袋里摸索
了会儿，他点燃手上的旱烟，“一天就 100 元，
还不管吃喝。 我也就瞎碰了，没个底儿。 ”

二
凌晨 5时。 天已微亮。 街头的工人已经过百。
62 岁的苗新春， 从 2006 年就在这个劳

务市场讨生活。 他眼见了这里的变迁。
“最开始，市场还在小张各庄里头，那时

趴活的工人只有六七十个， 最多的时候也就
100 多人。 ”彼时文化大厦还没盖，苗新春还
在文化大厦建造过程中当过瓦工。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租住在村庄里，劳务
市场上的人越来越多， 地点也从狭窄的胡同

不断往外迁移，现在迁到了十字路口处，每天
数千人在这里等活。

每天 4 时半到 6 时半，远至北京门头沟、
北京延庆，近至河北三河、北京顺义、北京平
谷的工地、 小企业都会来到这里招工，“这儿
人多，大工、小工，干什么的都有。 ”

来这里的工人大多在 40 岁以上，从穿着
打扮来看，更多是农民工。 其中不乏年龄较大
的。 6 位大约五六十岁、头发已发白的农民工，
坐在一辆敞篷三轮车上。他们那或灰、或黑、或
褐色的外衣上，无一例外地沾满尘土，其中一
人的裤角半卷着，露出半截古铜色的皮肤。

来自安徽的王杰 （化名）2008 年时还在
北京通州的一个劳务市场上找活干。 后来城
管不断撵人，“撵啊撵啊， 我就被撵到这儿来
了。而且老乡也都在这儿。”相比北京，河北燕
郊的租房费用和日常消费都要低很多。

在这个劳务市场上找活儿的农民工找的
大都是短工，“长工没人干”。

苗新春说，短工灵活，很多人都是农闲出
来打点工， 碰到农忙或者家里有事， 还得回
去。许多人都说，现在老板拖欠工资的现象太
过普遍，“短工的工资都是当天现金结算，这
样心理踏实。 不给工资，顶多白干了一天，第
二天不去就是了。 ”

苗新春说话间，一辆小轿车在路口停住。
“清料的活儿谁干？ ” 车里一个中年男子

刚喊了一声，乌压压地数十人围了上去，有人
直接打开车门，一屁股坐了上去，更多的人堵
在车门口想要往里坐。

三
清晨 6 时 09 分。
初秋的阳光打在杨宇脸上时， 他正抽着

旱烟。 一位包工头来招工地上清理垃圾的小
工。 杨宇站了起来，坐着一辆面包车走了。 同
走的还有 10 来个农民工。他们将被拉到北京

顺义的一个工地上，在早晨 7 时开始干活，在
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后，一直干到晚上 6 时，然
后面包车会载着杨宇们回到这个地方。

在“燕郊网城”上，时常有河北三河市第
六小学学生家长反映， 劳务市场人员混杂拥
挤严重威胁到孩子的人身安全。

更多燕郊当地的居民则抱怨， 劳务市场
严重地影响了学院街路段的交通， 雇主直
接占道停车与劳务人员商谈， 导致堵车天
天发生。

事实上，在 2015 年 3 月 9 日，当地政府
部门就在距离此路口 3 公里处的神威北大街
开放了“燕郊高新区劳务市场”。

为了引导农民工群体迁到新的劳务市场
上去。 3 月 2 日，燕郊高新区管委会还发布了
一则 《关于集中开展三河市第六小学门前劳
务早市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的公告》。公告中指
出，该片区域已被划定为“非法用工管制区”，
严禁建筑工地人员前往“管制区”进行非法用

工洽谈。严厉打击用工单位和雇主进入“管制
区”私招乱雇佣工行为。

据苗新春所说，前段时间，城管和交警经
常到这里来，将农民工装上警车，拉到新的劳
务市场去；一些雇主在这里停车，交警就会上
前制止，将其劝离。

在街头的一棵树旁挂着一块蓝色方牌，
牌子上写着白色的字：非法用工管制区（一公
里内严禁劳务交易）。 牌子的背面则是：招工
务必请到神威北大街劳务市场。

然而， 这个马路劳务市场依旧每天 “繁
荣”，数千记农民工依然每天天未亮就来到这
里。

早晨 7 时，孙景胡依然坐在马路牙子上，
“看来今天只能回家歇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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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杨宇站了起来，坐着一辆面包车走了。 同
走的还有 10 来个农民工。他们将被拉到北京

顺义的一个工地上，在早晨 7 时开始干活，在
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后，一直干到晚上 6 时，然
后面包车会载着杨宇们回到这个地方。

在“燕郊网城”上，时常有河北三河市第
六小学学生家长反映， 劳务市场人员混杂拥
挤严重威胁到孩子的人身安全。

更多燕郊当地的居民则抱怨， 劳务市场
严重地影响了学院街路段的交通， 雇主直
接占道停车与劳务人员商谈， 导致堵车天
天发生。

事实上，在 2015 年 3 月 9 日，当地政府
部门就在距离此路口 3 公里处的神威北大街
开放了“燕郊高新区劳务市场”。

为了引导农民工群体迁到新的劳务市场
上去。 3 月 2 日，燕郊高新区管委会还发布了
一则 《关于集中开展三河市第六小学门前劳
务早市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的公告》。公告中指
出，该片区域已被划定为“非法用工管制区”，
严禁建筑工地人员前往“管制区”进行非法用

工洽谈。严厉打击用工单位和雇主进入“管制
区”私招乱雇佣工行为。

据苗新春所说，前段时间，城管和交警经
常到这里来，将农民工装上警车，拉到新的劳
务市场去；一些雇主在这里停车，交警就会上
前制止，将其劝离。

在街头的一棵树旁挂着一块蓝色方牌，
牌子上写着白色的字：非法用工管制区（一公
里内严禁劳务交易）。 牌子的背面则是：招工
务必请到神威北大街劳务市场。

然而， 这个马路劳务市场依旧每天 “繁
荣”，数千记农民工依然每天天未亮就来到这
里。

早晨 7 时，孙景胡依然坐在马路牙子上，
“看来今天只能回家歇着了。 ”

������9 月 12 日。 凌晨 4 时 36 分的河北燕郊
街头，初秋的北风已有了些许寒意，天光还藏
在青色之中。

此时， 河北邢台人孙景胡已经早早坐在
学院大街和迎宾路的马路牙子上———“趴活
儿”。

一
西北靠着文化大厦，西南对着燕郊公园，

东南对面是三河市第六小学， 东北紧挨小张
各庄———数万人租住在这个城中村里， 这个
十字路口是燕郊最大的马路劳务市场。 每天
有数千工人在这里趴活儿， 人最多时可达
5000 人～6000 人。

孙景胡脚下放着一个灰色袋子， 袋子里
头装着锤子、瓦刀等工具。 他是一名瓦工，一
个月前，忙完家里的农活，来到这里，乘农闲
打点短工。

在这个劳务市场聚集的， 以东北和河北
的农民工居多， 大部分人都住在旁边的小张
各庄。

孙景胡属于拥有技能的大工， 一天的工
资在 200 元到 300 元之间。 这样的大工还有
砖工、木工、钢筋工等。 而像黑龙江人陈建挺
这样的小工，没有什么技能，只能靠卖体力来
获得报酬，在建筑工地上干扛沙袋、送砂浆之
类的活儿，一天的工资只有 130 元左右。

“早上 4 点就来了。 必须早来，活儿才好
找。老板一来，拉着就走了。不然工人一多，呼
呼地围上来，就挤不上去了。”今年 5 月份，陈
建挺刚从黑龙江来到燕郊这个劳务市场时，
经历过一连 6 天找不到活儿。

“人多，活少，工资还低。 ”陈建挺显得颇为
无奈，“但是在东北现在活更少，工价更低。 ”

不到 5 时， 街头上已聚集了 10 来位工
人。卖豆浆、肉夹馍和矿泉水的小摊贩也瞄准
了早餐的商机陆陆续续出摊。

70 岁的杨宇坐在广告牌下。 皱纹爬满他
的面庞，他想着为闺女分担点。在口袋里摸索
了会儿，他点燃手上的旱烟，“一天就 100 元，
还不管吃喝。 我也就瞎碰了，没个底儿。 ”

二
凌晨 5时。 天已微亮。 街头的工人已经过百。
62 岁的苗新春， 从 2006 年就在这个劳

务市场讨生活。 他眼见了这里的变迁。
“最开始，市场还在小张各庄里头，那时

趴活的工人只有六七十个， 最多的时候也就
100 多人。 ”彼时文化大厦还没盖，苗新春还
在文化大厦建造过程中当过瓦工。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租住在村庄里，劳务
市场上的人越来越多， 地点也从狭窄的胡同

不断往外迁移，现在迁到了十字路口处，每天
数千人在这里等活。

每天 4 时半到 6 时半，远至北京门头沟、
北京延庆，近至河北三河、北京顺义、北京平
谷的工地、 小企业都会来到这里招工，“这儿
人多，大工、小工，干什么的都有。 ”

来这里的工人大多在 40 岁以上，从穿着
打扮来看，更多是农民工。 其中不乏年龄较大
的。 6 位大约五六十岁、头发已发白的农民工，
坐在一辆敞篷三轮车上。他们那或灰、或黑、或
褐色的外衣上，无一例外地沾满尘土，其中一
人的裤角半卷着，露出半截古铜色的皮肤。

来自安徽的王杰 （化名）2008 年时还在
北京通州的一个劳务市场上找活干。 后来城
管不断撵人，“撵啊撵啊， 我就被撵到这儿来
了。而且老乡也都在这儿。”相比北京，河北燕
郊的租房费用和日常消费都要低很多。

在这个劳务市场上找活儿的农民工找的
大都是短工，“长工没人干”。

苗新春说，短工灵活，很多人都是农闲出
来打点工， 碰到农忙或者家里有事， 还得回
去。许多人都说，现在老板拖欠工资的现象太
过普遍，“短工的工资都是当天现金结算，这
样心理踏实。 不给工资，顶多白干了一天，第
二天不去就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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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打开车门，一屁股坐了上去，更多的人堵
在车门口想要往里坐。

三
清晨 6 时 09 分。
初秋的阳光打在杨宇脸上时， 他正抽着

旱烟。 一位包工头来招工地上清理垃圾的小
工。 杨宇站了起来，坐着一辆面包车走了。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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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地影响了学院街路段的交通， 雇主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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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就在距离此路口 3 公里处的神威北大街
开放了“燕郊高新区劳务市场”。

为了引导农民工群体迁到新的劳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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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私招乱雇佣工行为。

据苗新春所说，前段时间，城管和交警经
常到这里来，将农民工装上警车，拉到新的劳
务市场去；一些雇主在这里停车，交警就会上
前制止，将其劝离。

在街头的一棵树旁挂着一块蓝色方牌，
牌子上写着白色的字：非法用工管制区（一公
里内严禁劳务交易）。 牌子的背面则是：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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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 活 儿
■ 本报记者 周有强

■ 本报记者 周有强
每天的早上 4 时到 8 时， 这个号称京东

最大的马路劳务市场人群拥挤。
然而，距离该劳务市场仅 3 公里，地处神

威北大街与拥军路交叉口（原科迪药业厂区）
的一个正规劳务市场———燕郊高新区劳务市
场却门可罗雀。

这个劳务市场由河北三河市政府安排
专项资金建设，从 2015 年 3 月 9 日开始正
式投入使用， 主要是为零散用工交易提供
场地。

12 日早上 9 时半， 记者在燕郊高新区
劳务市场内看到， 整个劳务市场室内大约
有两个足球场大小。 场地被划分为水暖电
工区，木油工区和家政服务工区 3 个大区，
大区墙上挂着不同企业的用工招聘公告 。
场地明亮宽敞，而且干净舒适，还有专门人
员为求职者服务，相比露天劳务市场，条件
要好许多。

然而， 整个场地除了坐在中间的 1 名保
安， 只有 4 名 20 多岁的年轻人在公告前驻
足。 据保安介绍，在该日凌晨 6 时多，有大约
100 来人前来找工作， 四五个包工头过来招
工。 燕郊高新区劳务市场的相关工作人员则
告诉记者，“每周四有专门的招聘会，人会多
一些。 但是总体而言，这里人都不多。 ”

一边是由农民工自发形成、 没有座位和
场所、也缺乏服务的露天劳务市场；另一边则

是由政府主办、政策支持、有就业服务的正规
劳务市场。 为何农民工却依旧选择留在马路
劳务市场，而不愿前往正规的劳务市场呢？

找不到活儿因为干不了
早晨在马路劳务市场趴活的时逸飞说，

“正规劳务市场刚开放的时候，我就去过。 但
是找不着活啊。 ”

时逸飞的话得到在场其他农民工的普遍
赞同。那么，为什么在专门针对零散用工的正
规劳务市场内，农民工却找不到活呢？

记者调查发现，正式劳务市场在技能 、
用工方式 、 岗位数量和薪资待遇的供给
上 ，与聚集在附近的农民工的求工需求存
在错位。

在劳务市场墙上记者看到， 来这里招人
的大多是正规企业， 招用的工人也大都需要
一定技能水平和文化程度。 譬如一家电子产
品制造企业在招聘公告上写明： 数控编程 2
名，机械质检员 2 名；而一张注明“超凡之星”
的海报上则写到， 要招聘执行校长、 课程顾
问、市场招生专员等。

“干不了。 我就想找个我会做的活儿。 要
求高的，我哪儿会啊？ ”在海报下浏览的徐方
（化名）告诉记者。

而招用农民工的多是一些小工地和小企
业，他们大多没有达到相应的资质要求。 “我
们都是承包别的公司的活， 不是正规的施工
队伍，正规市场会让我们进去吗？ ”一位包工

头说。 这些小工地和小企业的活儿大多缺乏
连续性，它们更习惯在活儿来的时候，到农民
工聚集的地方拉一车人， 下车就可以干活完
活后结算，然后送走。

不仅如此， 农民工也多习惯日薪制工作
方式，不仅仅是因为日薪制更加灵活、自由，
符合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征， 还源于农民工
对打长工能否及时拿薪酬的不信任。

在受访的农民工中， 大多数都曾有过被
拖欠工资的经历。 “我去年在天津做长工，工
地不给我们结账，欠了好几个月的工钱，到现
在也没给。”孙景胡说，“还是工资当日结心里
比较踏实。 ”

除此之外， 正式劳务市场提供的工作岗
位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工作待遇较低。 据记者
不完全统计，在海报上、农民工能够胜任的工
作岗位不超过 200 个， 而单单租住在小张各
庄里的农民工，粗略估计也有上万人。

“一份保安的工作，也就 2000 元出头，还
要一月一结。 我打零工，一天也有 120 元，一
个月只要干 20 天就有 2400 元了。 ”25 岁的
范在中觉得保安的工资太低。

劳务市场离万人聚集村 3 公里
不方便、 成本高也是农民工不愿去正式

劳务市场的原因。
“我们大都住在小张各庄里，政府办的那

个市场，走过去要半个小时。 大早上的，谁愿
意跑啊？ ”2006 年就在露天劳务市场趴活儿
的苗新春说，“政府为啥不能在我们住的地方
旁边弄一个劳务市场呢？ ”

与此相反， 露天的劳务市场就在小张各
庄外， 徒步 10 多分钟甚至几分钟就能到达。
而且这个市场比正式的劳务市场更久远，大
多的农民工已经习惯并且期待能在这里找到
工作。

在露天的劳务市场， 马路的公共属性可
以允许他们自由地行动， 同时也意味着交
易成本相对低廉许多。 他们不需要为此缴
纳任何费用。 “政府现在不收费，但是谁知
道以后会不会收费呢？ 我们挣的都是血汗
钱，一天才百八十块，还要再给它几块钱？ ”
并未去过的范在中对正规劳务市场怀有一种
担心。

“村里头租房便宜，一个月才 260 元，而
且好多小饭馆，几块钱就可以吃饱饭了。 ”住
在小张各庄的苗新春认为， 如果不想每天早
上走 30 分钟，就得住过去，而住过去就意味
着租房和吃饭成本的升高。

孙景胡没有吃早饭，“找不到活儿就回
去吃，找得到，要么随便买一点，要么中午 12
时连中饭一起吃了。 ”对于家里养着 3 个孩
子的他而言，哪怕少许增加的开支都需要反
复琢磨。

�������距离北京最近的河北燕郊小镇上，有一个规模达到数千人的马路劳务
市场，农民工凌晨 4 时就开始聚集在路边期待着新一天的劳作———

正规劳务市场何以少人光顾

图为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在
距文化大厦 3 公里之外的神威大
街新建了一个劳务市场，但因各种
原因，一些雇主和农民工几乎很少
前往，几百平方米的大厅 ，经常空
空荡荡。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我就想找个我会做的活儿，要求高的，我哪儿会啊”
●“那个市场走过去要半个小时,大早上的，谁愿意跑”

在街边市场 3 公里外，就有一家政府建设且运营规范的劳务市场，而求职者依旧情愿挤马路 ———

在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农民工。 有的企业急需招人，往往会开出较高的日薪。 不少
农民工一拥而上，冲着车里的雇主争相介绍自己的工作经验。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北京天安门往
东 36 公里的河北
三河市燕郊经济技
术开发区， 文化大
厦附近的马路劳务
市场是这些短工们
趴活儿的聚集地 ，
每天早上都有数千
农民工在这里等活
儿。

他们之中除了
有三四十岁的壮劳
力 ， 还有不少 60
多岁的人。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乌市职工学校启动秋季培训
本报讯 （记者李元程）“在市场调研基础

上， 我们将开办 16 个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
希望能为失业人员、困难职工送去一技之长，
帮助他们圆就业、创业之梦。 ”9 月 8 日，乌鲁
木齐市职工学校校长李雪梅介绍说。

今年秋季， 乌鲁木齐市总工会依托乌鲁
木齐市职工学校对企业新录用员工、 失业人
员、 困难职工和外来流动人口进行免费技能
培训。据了解，这次的培训内容也是历年最多
的一年，有喷漆工、汽车美容、育婴师、茶艺
师、中式烹调（面点）、工艺编结、家政服务员、
家畜饲养等 16 个班。主要培训对象为企业签
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新录用员工；在市、区
（县）在册的困难职工及其子女；持有《就业失
业登记证》人员、公益性岗位人员、外来流动
人口、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士兵、残疾
人和零就业家庭成员等。

培训形式主要采取半日制、业余制。培训
结束后，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考核
合格的学员颁发职业资格证书。 符合报名条
件的学费均予以免收。

石嘴山举办劳动保护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马学礼 通讯员柳旭然）9

月 7 日，宁夏石嘴山市总工会、人社局、安监
局联合举办了工伤预防暨劳动保护培训班，
来自该市的 240 余名职工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专家和业务骨干分别对 《职
业病防治法》、《工会劳动保护》、《工伤保险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围绕《职业病防治法》出台的背景及适用、工
会劳动保护工作涵盖的内容和如何开展工
作， 工伤事故认定处理等理论和业务实操进
行了详细的讲解， 还对部分学员提出的疑难
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本报讯 （记者李刚殷 通讯员黄云鹏 陈
迪） 在日前结束的浙江省宁波市人才工作会
议上，首批来自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农业
等领域的 125 名“甬城英才”，获得宁波市委、
市政府的隆重表彰，其中，维修电工万亚勇、
“电工状元”虞成安、织布女工吴芬芬等 10 名
一线工人获得优秀高技能人才奖。 一线职工
也能登上“英才榜”，此事在全市职工中引起
强烈反响。

据悉，为创新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激发各
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去年 5 月开始，
宁波市整合增设了 12 个面向各类人才的奖
项，并统一命名为“甬城英才”奖，表彰对象为
宁波市在职或引进受聘两年以上且实际在甬
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 ６ 个月的各类优秀人
才。

《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甬城英才”奖
是宁波人才最高荣誉奖。目前，该市共设立宁
波市杰出人才奖、科技创新特别奖、有突出贡
献专家奖、卓越企业家奖、文化名家奖、教育
名师奖、 卫生名医奖、 优秀高技能人才奖等
12 个奖项。 获奖人才可获得 10 万元～60 万
元奖励。

万亚勇是获奖者之一。 他是位于慈溪匡
堰镇的宁波中大力德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的维
修电工。 20 年前，他从江西鄱阳县一个偏僻
小山村来到慈溪。 他不断钻研技术， 自学成
才，成长为技术过硬的技术工人。他带队创造
发明了电机测试仪、齿轮去毛刺机、磨床机械
手等多项技术创新成果， 为企业创造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

“来了，就不想走；做了，就想做好。”织布
女工吴芬芬在岗位上已经整整 30 年。 织布
厂, 最怕布织坏了。 以前,很难找到原因，明明
知道布织坏了，也没办法。 30 年，练就出吴芬
芬的一双“火眼”：布料跳纱，一般一下就能找
到是哪个线团上有小棉球。这些年，凭着这双
“慧眼”，她为公司挽回不少损失。

同样在岗位上成就不凡业绩的还有宁波
港股份有限公司油港轮驳分公司电工虞成
安。 27 年来，由他和他的团队完成的船舶电
器自修项目达 7000 多起，解决各类船舶电器
“顽症”上千起。他设计、改装的船舶电气设备
超过 100 项，为企业节约资金 500 多万元。

“在宁波 ,只要你肯吃苦肯钻研，不管做
什么，不管你来自哪里，你的付出不会白费，
你的成绩一定会得到社会认可。 ”采访中，多
位获奖的一线工人表达了对宁波成才环境的
满意。

宁波10名一线职工
获评“甬城英才”

获奖人才可获得 10
万元～60 万元奖励


